
诗体通感与通感修辞
———诗歌符号学之视角

董迎春

诗歌创作是现实精神投射与心理化的活

动过程。文学的精神性、内心性往往与心灵
感应有着密切关联。没有内心体验与对世界
的理解与想象，文学自然就无法实现其精神

性、审美价值。创作与阅读体现着把真实材
料加以抽象，抽象的加以感觉化，感觉的又导

向艺术真实的过程。诗歌也许是由一些局部
的、片段的体验、情绪暗示，变成具有审美与
思想价值的诗学文本呈现世界与个人复杂关

系的沉思。诗性建立其内心体验、对诗的内
心理解的想象性、理解性的过程，诗歌作为诗
性、超验性体验导向现实人生的情境暗示。
通感诗写作为一种生命思维与哲学信念

支撑着诗人与世界的联结与感应，诗人是

“象征森林”中成员之一，他与世界的关系是
彼此平等与对等对话关系。这种感应与诗这
种文体存着密切联系，诗的话语也导向了对

世界平等对话的心灵诉求。本文将探讨诗歌
作为通感文体的话语特征，而通感修辞强化

了诗之文学空间，强化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

的文本价值、现实意义。

一、诗歌作为“通感文体”

艾略特说，对于诗歌，“我们必须首先把

它看成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①从符号学
角度讲，体裁决定了文本的阐释意向。“符
号文本被展示为什么体裁，就会产生这种体

裁的意义效应，因为文化的解读程式，有体裁

强制性。”②诗歌的特殊性在于诗歌与其他艺
术门类与文体的差异性，同时又表现为这种

文体与其他艺术、文体的联结性。诗歌是一
种以语言为符号的心灵意义实践的艺术形

式，它是所有艺术中最走近内心的一种艺术。
这种诗意精神或者诗性话语，变成一种价值

范式与话语精神，启示其他门类艺术与不同

文学文体的艺术追求。这种精神性、内在性
为话语实践的诗性，自然连接了创作者的主

观心灵与身体感应。诗歌与身心的交互感应
关系，成为诗歌这种文体的精神特征与意义

指向。诗歌作为通感文体有其文体自身的文
体优势与话语旨向。
诗人是一种感觉、直觉极强的感官群体。

这种神秘性、超验性的理解与表现道说着个
体与世界复杂的情感联系，作品成为“写作
秘密”的道说。现代生活与体验的丰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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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导致了人感性能力的丰富。当代诗歌写法
的多种形式可能，超乎想象的书写内容，及庞

杂宽泛的书写群体等一切与现代人 ( 写作

者) 的瞬间、即时的，以感觉、直觉为表现特
征的“感性能力”息息相关。克雷奇、克拉奇
菲尔德、利维森等著的《心理学纲要》中，提
出“一种感觉的感受器受到刺激，在另一完
全不同的感觉领域也产生感觉”①的“联觉”
概念，他们认为，一种感觉能够同时引起人心

理、生理反应，这种反应具有同时感应的性
质。而人对世间一切的心理、生理反应，除了
具有即时性、同时性外，更具有记忆性、扩展
性。一种感觉被感官合成、变化、淡化之后，
最终被存储起来，这种存储又具休眠、遗忘、
唤醒的特征，其中感觉的休眠、唤醒则是诗之
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联觉的基础上，主
体记忆、经验与意识层面自动呈现的感觉呼
应状态，某感觉唤起它感觉对某一感官刺激

自动进行感觉的合成反应。”②诗学就是这种
内心的“合成反应”，从孤独中游离现实经验
与日常思维，从直觉、心观中获得生命的升华
与领悟，孤独作为思想触媒与终极关怀交融、
抵达，释放、缓解了悖论人生的存在感、可能
性。人的各种感觉的共时、叠加、转移特性，
以某种感觉为基础，而感觉的形成则是外在

对象进入个人的回应。外在对象，不管何时
何地、以何种方式、手段，在人身上有所回应
或产生关系，必经“直觉”这一途径，以直觉
去触摸、会悟。直觉引生的感觉是各种感官
直观或直觉之后的结果。而某一感觉形成之
后，即经由直觉引生之后，在人的心理与生理

构成中有两种典型的感官回应，一是剩余感

官的同时感受，发生一与一、多与一的瞬时反
应，即联觉，与象征主义的“感应”相近，创造
出不同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合理的艺术真实与

超验体验，其内在结构，便是“通感”对世界
的复杂性的理解结构。在这一“结构”之内，
通过感觉之间的瞬间与合成反应，实现个体

与世界的对话、理解关系。
艺术上的“通感”特征，与诗的本质属性

中的“通灵”自然契合，创作者通过身心 ( 身
体感官) 的直觉、幻想不断与世界 ( 客体) 形
成一种平等、平和的心灵对话关系，这种“关
系”以“生命特征”为转义方式，其在诗艺形
式上不自然地走向修辞意义上的“通感性”，
比如:屋檐是孤独的、哭泣是碧绿色的膨胀，
风在晃动着，这些诗句均赋予了描述宇宙万

物的性灵、生命特征。
通感的直觉性指向诗句的瞬间、即时形

成方面，现代诗歌很多诗句的形成都予以体

现。而直觉的瞬间、即时性也说明了，当下直
觉不断大量新生的一面，这也是人的诸多感

觉的产生、淡化、或遗忘，变成人的记忆、经验
或意识。“仅仅收集我们以往的经验的零碎
材料那是不够的; 我必须真正地回忆亦即重

新组合它们，必须把它们加以组织和综合，并

将它们汇总到思想的一个焦点之中。”③

通感，从传统意义上的跨渠道的感觉形

成文本的艺术化表达效果，同时，也存在着一

种精神的内心感应与超验性的审美错指、强
指的审美现象。我们将其称为“观念通感”，
也即指向了象征主义的打破传统“二元”哲
学观念的一种“或此，或彼”的生命体验与理
论主张，他们以此思维去理解与认知客观世

界，勘探人类潜意识的观念世界，形成一种不

同于理性思维的认知态念。象征主义更倾向
于“感官与感官、感官和事物之间的神秘感
应，在颜色、声音和香味之间有一种类比性和
隐秘的融合”，将其称为“垂直感应”。
英国诗人艾略特赞美这种诗歌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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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诗“像嗅到玫瑰一样嗅到思想”。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观念的通感，变成一种哲

学思维方式，也成为诗性的认知思维。这种
观念的通感，让诗成为感应的诗篇，诗歌从写

作的过程以及文本的意识流动所形成的块片

式的直觉、联想、灵感、意义组合成一个独特
的想象与审美空间，让诗成为艺术之诗、想象
之诗、审美之诗、生命之诗。“所有的符号文
本，都从属于一定的体裁，体裁是一种符号发

出者与接收者都接受的一个文化契约。”①在
文体特征上，诗的“体裁”属于直觉的、灵感
式、超验的“可能”文本，“文化契约”的特征
也指向了“诗”这种体裁的本质属性，也是区
别其他文体的差异所在。诗歌的通感性、超
验性让诗歌成为“通感文体”。
诗体非常重视灵感，灵感并非仅是直觉、

闪现于创作之前，亦在观照与思考、写作中继
续得以再闪现、再直觉而生成新的灵感。灵
感的生成与通感也关系密切。在通感结构之
中，直觉最为基本与活越，并极富“诗味”可
能。“诗乃在于感，而不在于懂，在于悟，而
不在于思。”②直觉是人对外在对象的第一印
象，是一种有思维与目的性的瞬间形象感知

过程，它一旦产生，就必然走向创作的完成，

否则这种直觉就是一种幻觉。对于诗人而
言，“这种瞬间感知过程的展开赋予诗以生
命;诗所传达的不是一种预设主题的蓄意呈

现，而是一个直接而自发的感受过程。”③现
代诗人的很多诗句都是这种的第一印象的直

觉回应。庞德“人群中这些脸的憧影: 湿黑
的枝上的花瓣”、艾略特“四月是最残酷的月
份，并生着紫丁香”、韩东“黄昏的羽毛”、海
子“亚洲铜”等，都是诗人灵感、直觉的体现。
因为脸 /花瓣、残酷 /四月、黄鱼 /羽毛、黄种
人 /铜能够组合句子，很大原因上是写作者在
某个时间、地点、情境中遇见直遇见花瓣、感
受残酷、看到鸟、面对铜色之时的第一印象，
然后形成具有一定美学价值的张力诗句。诗

句或诗歌的这种第一印象或瞬时诗写具有直

觉的形而上先验性，它是完成感觉的初始阶

段，但与象征、变形、隐喻性、陌生化的文本效
果不谋而合，生成了诗的语言张力、美学价
值。
废名在《街头》中的场景，是喧闹、匆忙

之处，置身其中，让人的感官能够形成丰富、
繁杂的听觉、视觉，并交织成各种情绪、体验，
形成诗之基调———寂寞，诗包括人、物、事多
种感觉的联觉，也有经验、意识的移觉。李亚
伟《秋天的红颜》写道:“可爱的人，她的期限
是水 /在下游的徐徐打开了我的一生”、“我
的死是羽毛的努力，要在风中落下来 /我是不
好的男人，内心很轻”，这是直觉特征的反
向，表现瞬间、即时的对接特征，是直觉瞬时
的感悟与灵感闪现而成。直觉表述转换成各
种感觉，并发生共时、叠加、转移的联觉与移
觉交织反应之后，最终完成诗歌的幻象化、超
验性的通感诗写。
显然，人的直觉、感觉能力的丰富，让诗

歌的写法有很多变动的可能，让诗歌出现很

多意想不到的内容。在现代诗歌书写当中，
通感揭示出的具象与抽象结构空间，指向人

类复杂的感性的“通感领域”，这个抽象、感
性的领域又对外在对象具有极强的感性创造

力、生成力、建构力，从而能够处理自我个体
的感性世界与对外在对象的神秘关系。“一
种文化或精神共同体的人们所亲历和体验的

个别的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直觉、感觉、
思想从一方到另一方的沟通力的程度———也
就是，使一个人以其自身的存在的风格，通过

诸如语言、艺术或宗教这样的表达媒介，借助
于其本身亦是象征的文字、声音、公式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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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手段所创造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的程

度———就取决于此种相互关联的程度的大
小。”①经由通感过程创作出的诗歌，强化具
有强烈文本价值的想象性、超验性的文学空
间，创作主体的感应器官为诗歌写作者提供

了一种感受、理解和解释世界与写作的重要
渠道，这种通感又进一步拉近了诗的这种文

体的内在属性，诗成为道说，构成了写作与写

作者的存在，并给予了写作的认知思维与实

践价值。
综上所述，当代诗歌不仅关乎传统意义

上的写作行为，更重视一种哲学认知视野下

的审美态度与生命思维。在传统写作看来，
诗歌需要复杂而统一的诗的意象群，意象讲

究陌生化的处理。而通感书写则更强调这种
“意象”的差异性、复杂性，他们追求超现实
语言与意境 ( 赋予万物以灵性与生命与等

同，物与事在诗人眼里都是生命的载体，都赋

予了特殊的情感与相互怜悯与心心相映、互
为对话的关系) ，其中哲理性诗句对读者产

生的惊奇与刺痛感，形成语言的词句或情境

反讽，表现出存在感与虚无意识的纠结与挣

扎。通感诗写，其最为重要的则是超验的语
言与世界的关系的建立，诗作为一种感应的

媒介通过幻想沟通自我与世界的深层的心灵

关系，更重视主体与客体交融后的物化与心

灵化的诗意发现。

二、诗歌作为“通感修辞”

十九世纪，以兰波、波德莱尔、马拉美、瓦
雷里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他们注重想象、
幻想、感觉的象征主义书写特征与通感的感
觉、直觉的感应与化合。创作主体 ( 诗人或
写作者) 多种感觉的共时、叠加、转移关系特
征，给予了认知和阐释现代诗歌创作的可能

与途径。
精神上的感应称为“垂直感应”，称为

“观念通感”、文体通感，引导了诗歌的通感
修辞的转义指向; 象征主义的各种感官之间

的转换与联系的通感特征被称为“水平感
应”。诗歌通感在表现为直觉性、诗语特征、
灵感与创造的“合成反应”等文体特征，也离
不开诗歌通感这种修辞对其文体的强化与染

指。诗歌修辞意义上的通感性、超验性，强化
了诗歌的艺术真实，语言与意义的互指关系

得以联结、强化。
诗之语言借助感官的转换传达意义、互

为表现。语言本身就是对世界现象的映射与
移情式表现，这种联结与转换自然具有隐喻

性。诗歌这种文体将语言的隐喻性投至一种
更高修辞与思维的表现，是一种“泛灵投
射”。诗歌文体上的通感有时也需要修辞意
义上通感的语言，让超验、通灵的诗句得以表
现。修辞意义上的“通感”是一种感性的语
言写作行为，它通过一种感官或多种感官共

时、叠加、转移某一感觉或多种感觉之后，产
生一些列超常、奇特的语言、语义效果。现代
诗歌的暗示、象征、隐喻、超验的书写特征，都
表现出借用“通感”得以诗性传达与意义实
现。“通感，即跨越渠道的感觉。严格说，五
官各司其职，感觉渠道不可能跨越，我们不可

能看到香臭，不可能听到江绿，不可能尝到噪

声。所有所谓跨越渠道的感知，只是一种效
果比较。”②例如，《乐记》说音有肥瘦; 《乐记
·师乙篇》说: “如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
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如端，

如贯珠。”苏轼“小星闹或沸”是听觉转化视
觉;杜甫“晨钟云外湿”，听觉转化触觉; “甜
蜜的微笑”，用味觉形容视觉; “柔和的嗓
音”，用触觉形容听觉;“清凉的蓝色”用触觉
形容视觉。③语言让不同感官之间转化、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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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产生文本的艺术张力，通感便是这种不

同身体感应与跨渠道之间的融通与联结，从

而产生修辞与表达的审美化、思想化的文本
力量。亚里士多德关于声音的“尖锐”与“沉
重”有过描述，实际上是听觉与触觉的运用。
赵毅衡先生认为，“通感”( synaesthesi-

a) ，是跨越感觉渠道的表意与接收，其机制
与人的“内模仿”可能有关。通感是不同渠
道的符号互相比较，是跨越形象以符号。通
感是跨感觉渠道的表意，符号的接收与认知，

落到两个不同感官渠道中，例如造成听觉认

知，造成视觉认知等。① 法国文学理论家莫
里斯称“通感”是“感觉间 ( intersensory ) 现
象”。
通感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修辞结构，往

往赋予诗歌书写以变形与隐喻的关系与可

能。“通感实际上不是两个渠道的直接比
附，而是用语言写出两个渠道之间感觉的比

较。”②诗之通感属性生成了“诗的过程”，但
因感觉中意象、思维、逻辑的强指与跨越，诗
的结果与意义往往显现出难以理解的问题。
当代诗歌的逻辑问题、难懂问题、晦涩问题也
适时而生。一个诗句或一首诗的呈现，其认
知内容大都涉及能指与所指两面，因为语言

或词语不会无缘无故组合在一处，通感修辞

让一首诗的完成变得清晰与明朗，形成了文

本独特的审美效果。通感修辞，蕴藏与浓缩
现实人生，超越现实化、惯常审美的超验抵
达。通感修辞把具有语言信息的声音、温度、
色彩、味道、图像等进行瞬时、历时与未来的
编排，让其句子的形式，具备语言的能指与所

指能力，进而创造意义并达到理解。
杨炼《大海停止之处》中写道: “蓝总是

更高的 当你的厌倦选中了 /海 当一个人一
眺望迫使海 /倍加荒凉 / /依旧在返回 /这石刻
的耳朵里鼓声毁灭之处 /珊瑚的小小尸体 落
下一场大雪之处 / /死鱼身上鲜艳的斑点 /像
保存你全部性欲的天空 / /返回一个界限 像

无限 /返回一座悬崖 四周风暴的头颅 /你的
管风琴注定在你死后 /继续演奏 肉里深藏的
糜烂的音乐 / /当蓝色终于被认出 被伤害 /大
海 用一万枝蜡烛夺目地停止。”蓝与蓝色是
一并不具体的事物、对象，但在高、荒凉、鼓
声、鲜艳、悬崖、管风琴、糜烂等建构的视觉、
触觉、听觉、嗅觉的通感领域内，蓝与蓝色对
人或海的信息进行对接与组合，从而赋予人

或是海的对象以通感意义。按照能指与所指
互为前提性来说，蓝与蓝色属于能指，它有所

指的前提，确实表达人或海;而人或海的对象

意义确实存在，所以所指才能够成为所指，也

即被表达，这个过程都在通感领域内产生与

完成。通感修辞以象征与陌生化效果的形式
呈现意义。他在《饕餮之问》运用各种通感
修辞，直接创造出陌生化的诗歌语言与技巧

效果的诗句，“北极星嵌在额头正中”、“逃出
安阳 逃进殷之夜”、“奢华磨洗一把大越”便
是感觉的共时、叠加、转移行为产生的陌生化
效果。这种效果指出了通感在诗歌当中形态
如何状况，即视觉与触觉或视觉与其他感官

感觉的关系问题与运用方式问题。而“冷冷
一问又把天空变小? /命名之黑里多少不升
不降的太阳? / /少女婀娜自殷之夜 /荡回 一
缕香捻熄了灯火吗? /人而兽面都温驯依偎
进了轻烟吗? /什么也不说的语言 已完成了
祭祀吗”的象征意义，则是把触觉、视觉、听
觉的感觉关系变成通感的感性意义，并以具

体的少女意象形态展开对象世界的感伤、疼
痛、命名、祭祀等抽象化主题的通感诗写。各
种感觉共时、叠加、转移的感官变化，制造了
原对象事物意义的偏移，诗的通感修辞强化

了诗歌的审美，超验为话语实践的艺术价值。
经由通感修辞，诗歌意义的象征特征与

陌生化效果是显著的。这种显著的效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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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现在语言上，它让语言充满现代诗歌语

言的张力、隐秘、神奇特质。通感穿插诗歌语
言、意义理解、技巧效果问题形成的很多前后
过程，这是这些问题产生与演变的方式所在。
通感与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接合，让创作主

体既成为“象征森林”的成员，也由通感修辞
升华了创作个体与世界的联结关系，语言成

为通感修辞的助力器与投影仪，创造意义，完

成意义，让诗的修辞与诗的价值并行。诗之
“意义”是在感觉思维中存在与形成的，具备
感性与理性的共通性，诗的写作与阅读很大

程度上其实就是对感觉思维的承认与认同行

为。这种行为指向意义本身，指向诗歌写作
者的意义与诗歌读者的意义。诗歌意义的建
构与呈现都经由通感，所以通感起到支撑与

限定诗的写作与阅读意义的双重意义。由此
可知，一首诗至少有一个以上意义，写作者的

意义与读者的意义可以相同，也可以存在分

歧，甚至差之千里。一首诗歌意义的相同与
差异问题，让诗歌意义回到通感，回到直观

的、想象的“感应”关系这一维度，以诗歌语
言、形式、技巧等方面体现而出，象征与陌生
化便是这种体现的文本效果。
就创作个体而言，当下诗歌写作侧重的

方式、角度可谓是五花八门，“通感修辞”既
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写作可能，也沟

通了诗作为“通感文体”的意义地带。

三、通感诗写与话语可能

一九九六年，波兰诺贝尔文学奖诗人辛

波斯卡写道: “浮云般的人群移动过大地，/
云朵巨大，只落下小雨——— /一场小雨，一滴
泪水，一个旱季。 /轨道向着黑森林内伸
展。 / /车轮可对可对地发着声响。 /没有空
地的森林。 /可对，可对。 /噪音的护送部队
穿过森林。 /可对，可对。 /夜里醒来我听
见。 /可对，可对，寂静碰撞寂静的声音。”

( 《然而》)
二○一一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特

朗斯特罗姆写道: “醒，是梦中往外跳伞。 /
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 /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
地带降落。 /万物燃烧。他察觉———用云雀
的飞翔姿势 /———强大的树根 /在地下甩动着
灯盏。但地上 /苍翠———以热带风姿———站
着 /高举手臂，聆听 /无形的抽水机的节奏。
…… / /在一天最初时分，知觉把握世界 /像手
抓住一块太阳热的石头。 /漫游者站在树
下。 /当穿过死亡漩涡之后 /可有一片巨光在
他头顶上铺展?”( 《序曲》)
以上面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作

例考察，通感诗写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诗体、诗
艺写作现象，其理论价值不可低估。同时，
诗，不仅是一个民族记忆，也是对现代文明观

照的思维武器。因其艺术追求，其话语实践
更具价值。进入“诗”的层面的写作，即具备
诗的结构与意义生成、变化的可能，随处可见
运用通感的写作和涉及通感的写作。这对应
着诗歌作为“通感文体”与“通感修辞”的“稳
定”与“变化”特性。
通感诗写，导向的超验世界的简单、复

杂、隐秘，对应着诗歌写作的叙述性、技巧性、
模糊性。象征与超现实的话语实践与理论尝
试，其内在的维度可以归纳为多种经验、感觉
在生命内部发生多次结合、多种变化的结晶，
具备极大的诗语价值;通感诗写与话语可能，

为忽略语言的本体价值，让语言趋向单义、协
同的当代诗歌写作提供了实现诗之“文化复
兴”的话语尝试。因此，通感的诗歌书写特
征，赋予语言与想象的独特魅力，完成了诗

意、诗性的文化价值。
第一，重视诗歌这种文体的通感特征，由

“经验”向“超验”直觉体验中感应生命的深
度事实、艺术真实。
通感诗写要处理的问题仍旧是虚 /实、经

验 /超验之间的平衡。诗作为生活最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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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的方式介入生存，通过语言从现实的经

验世界暂时地克服焦虑，让困倦、疲乏的身心
在写作中得以宁静，生活与艺术往往并非分

裂，它们以其圆通、自然的纽带联结起来，艺
术既非生活的调料与非苦难的拯救，生活也

不是一成不变坚若磐石，它的生长性、绵延性
自然导向我们惯常称之为可能的世界。诗犹
比一件艺术品，诗中要索寻的正是艺术光晕，

一种有意味的可以切近的体验形式与趣味，

对经验处理的智能与悟性让语言成为语言，

语言与生命同行、并道，现代诗不同于传统的
抒情的特征在于从现实、现代的视角入手，从
生命的经验出发，最终探索的是语言背后的

生命形式，在焦虑与孤寂的时代中送初心安

家，通过想象的翅膀获得精神性启示。
通感诗写，完成了诗歌的写作与理解。

对于当代诗歌，可以通过人的通感能力去认

知世界，给予超验世界以现实的、经验的世界
平等、对话关系，从而认识生命与艺术自身，
最终走向生命的深度理解。艺术的直觉生成
认知思维，进而生成张力诗句，联觉与移觉建

构一首诗的主体内容，其间诗歌的语言、象
征、陌生化的写作问题及意义与阅读问题都
处于这一范畴。当下诗歌写作，可以从通感
诗写切入，进行创作与认知实践。当某个感
觉敏感常人能够感觉到这些通感范畴之时，

诗歌的写作与理解便不再遥不可及，诗不外

乎感觉关系如何运用，它是感性的，也以感官

为媒介，深度事实与艺术真实得以实现与完

成。
第二，从诗体到诗艺的通感诗写，尊重、

修复了语言修辞的必要性、必然性，其艺术价
值拓宽诗性的审美与想象空间。
诗歌创作，不仅对诗歌文本产生用词、成

句、构篇的作用，而且是诗歌意义阅读与认知
的必要行为方式。它作为感官产生的感觉，
就像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与语言之间、
言语与言语之间、语言与言语之间都具有意

义。
通感作为文体或修辞，表现出简单的直

觉至复杂的通感领域的自身维度，它建构着

诗的语言、结构、意义的肌质与框架。通感在
各种感官之间进行感觉的通联互用，同样具

有意义性，并且在人的身体与意识当中表现

出一个感性的意义世界。通感诗写，成为一
种文学思维与理论标准，检验当下诗歌创作

中所形成的雷同化、重复化的创作误区。语
言，在文体上完成了语言的艺术性观照，在艺

术性上强化了语言的审美价值，对个体与世

界复杂关系的揭示更具力量。
第三，通感诗写，重构了生命诗学。
诗歌的通感性，以及通感修辞赋予诗性

思维上的语言张力，让个体与世界的复杂关

系得以理解与传达，重返心灵的文学价值，实

现了哲理背后的诗意发现。生命诗中的审美
态度与认知思维，让诗成为道说。道说生命
之流逝的记忆与质询，其流动、瞬间、过渡、易
朽的过程，是诗歌永恒的主题。而这类道说，
又成为古今中外，或者说诗之存在的合法性

与必然性的前提与条件。这种道说，是一种
生命的呈现，也是一种可能路径的展示。诗
于是有了其闪烁的哲理意义构成的丰富的想

象与理解空间。诗歌的这种道说，也成就了
文学审美的独特价值。
象征构成的二元机制是一种独特的世界

观。诗是重视象征与超验的一种写作，诗之
感应性、神秘性有助于颠覆理性主义或者一
元论为思维的新的认识论，它带有冥想与灵

修特征，赋予了万物世界组成象征的森林，人

是宇宙之成员，万物之间彼此感应、互象召唤
而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心灵对话关系，诗之呓

语、幻象在偶然中抵达生命的内核与启示。
当然这类诗歌的晦涩、难懂也成为诗之解读
的难题。“直观性的内心视象可以在一个活
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中赋予具体
的细节以生命和活力。”①诗的认知价值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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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理性世界的自觉颠覆与意象还原，这就

使得通感诗歌本身变成一种哲学的发现与生

命事象的深度领悟与转化能力。自然与社
会、历史与时代、理性与感性、生与死，这一对
对的对立范畴在象征主义中暂时被打破，文

化与生命的边界随着超验、直观而形成一种
不同于现实经验的审美态度、认知视角。
第四，通感书写，让“诗”实现文学复兴。
诗歌的文学意义，涉及两个维度，即诗之

文体意义与诗之接受的呈现，即是诗的写作

与阅读两面。当代诗歌写作误区在于口语写
作经验的雷同与复制、惯常的工具语言思维、
以及诗艺修辞中的反讽的集中化所导致的审

美疲劳，给诗的创作与传播都带来了负面影

响。
通感诗写是身心交流与发现世界的生命

对话。语言背后始终如一的潜在一个人类的
大读者，召唤与唤醒我们沉睡的内心，诗作为

文化回响震荡与建构生命的尊严与人类信

心。诗人通过劳作而生产出惊奇与源于经验
又超越经验的流动语言而赋予诗作以生命。
这个生命是写作者自身的骨肉，也是写作者

创造出的高于灵肉的活生生的潜在意识诉求

的精神生命，这种精神性自然地存在与活生

生的与我们的身体毗邻，从身体出发最终又

以高于身体的形式饱满了生命自身。

结语

语言作为工具与手段，偏离了文化、文明

的目的与意义。现代性成为一把文化的双刃
剑，自食现代文明的理论后果。人在大地上
诗意栖居，变成人类的一种态度，过去、现在、
将来，不断召唤、警示技术现代性与工具理性
导致的文化后果。娱乐化、物质化的当下意
识也加剧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
诗体的通感性、诗艺的修辞性，为当代诗

歌的话语尝试提供了某种精神向度与理论可

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何去何从，
新世纪诗人自有了崭新的理论视角、文化情
怀，并以此为背景，追求诗意、诗性的栖居之
所，在语言深处勘探与重建当代诗歌的写作

信心、精神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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